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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上海奉贤等地采集到的大量随机人群和家系的指间区纹样本体现出极丰富的外观多样

性。根据花纹的扭曲程度, 指间Ë Ì区纹可分 19种。而不同地区有其占优势或特有的箕、斗纹

型。各种证据表明, 19种花纹扭曲状态可分 5类, 每类中的各种状态都是连续过渡的。这 5类

实质为: ①仅指间Ë区有纹, ②仅指间Ì区有单纹, ③指间Ì区有双纹, ④指间Ë , Ì区都有

纹, ⑤指间Ë , Ì区都没有花纹。这种分类界线与原订的分类界线相差较大, 但更有说服力。这

为进一步确定这一人类左右不对称性状的遗传模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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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纹的科学研究开始于 1823年 Puk in je 对肤纹的系统分类。1892年 Galton 就证明了

肤纹有特异性、永恒性和遗传性 (Pen ro se, 1963)。这以后, 肤纹学的研究就发展起来。在

肤纹的各种研究中, 其遗传方式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花纹大小、走向和形状的遗传研究

往往产生互相矛盾的结论。从 1920年到 1965年各国学者作了大量研究, 对个体特征的遗

传提出了多种说法 (吴立甫, 1991)。但肤纹的遗传模型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目前普遍接

受的观点是肤纹遗传性符合于多基因系统。肤纹学近年来在群体遗传学中广泛应用以研究

人群间的差异, 但由于尚无明确的遗传学作基础, 一些统计方法的科学性也不是完全勿庸

置疑的。

指间区纹是手指基部的皮肤花纹。在除拇指外的手指根部常有嵴线不同走向分界的三

叉点, 在三叉点间出现的花纹即指间区纹 (图 1)。指间区纹变异的形式相当多, 个体间的

差异也颇大, 从没有真实花纹到各指间区都有真实花纹皆有发现。但不考虑花纹变化的程

度等因素, 只考察花纹的出现, 其遗传学相对其它肤纹参数就较容易研究。

以往指间区纹被简单分为Ê区、Ë区、Ì区、跨Ë、Ì区纹和无真实花纹。在上海奉
贤等地一些较封闭的人群中采集的指间区纹标本类型极丰富全面, 各种类型之间常有过渡

型, 这揭示了指间区纹可与以往不同地归并成几个组, 同一组中由于花纹的扭曲趋势而产

生多种变异。表型的合理分类归并为进一步定出其遗传模型创造了条件。



图 1　指间区纹的出现部位 (示右手掌面)

T he in terdigita l pattern areas on a righ t hand (palm )

a, b, c, d:三叉点; 2, 3, 4, 5:手指号; Ê , Ë , Ì :指间区号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的对象　上海奉贤金汇镇小学生

男 640例, 女 560例。上海奉贤、苏州吴江

等地的 10 个家系, 每个家系 20—90 人不

等。所研究对象都是当地的原住民, 血统相

对单一。群体与外通婚较少, 比较封闭。

标本采集方法　在被研究者的指根部

掌面抹上石墨粉, 用玻璃胶带粘下其肤纹

贴于白纸上, 得到正模标本。

标本分析方法　统计指间区的花纹,

把各种花纹重新分类比较。

2　结果和分析

211　采集到的指间区纹各种类型

指间Ê区的花纹出现较少, 而且个体小, 位于 a 三叉点上。同样指间Ì也有出现位于 d

三叉点上的小花纹的现象。在无名指根部 c三叉点, 两侧出现了形态各异的花纹, 变化非常

丰富。不对斗型纹和箕型纹作区分, 就花纹的走向而言, 可大致分为 19种。图 2、3中把

各种花纹走向定了名称和符号。

在奉贤的群体中, 指间区纹的形态较一致, 没有出现斗型纹, 大多是头部圆整的, 较

典型的箕型纹。这表明在群体中对指间区纹形状产生影响的因素作用较小, 而影响其走向

的因素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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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群体中发现的 18种不同扭曲状态的指间区纹 (L : 左手　R: 右手)

18 types of in terdigita l patterns in differen t curve sta tes from the populat ion

　　A , B, C 是Ì区单独纹的扭偏形态; D , E, F 是Ë区单独纹的扭偏形态; G, H , I是Ì区双纹的各种形态;

J- Q 是Ë , Ì区都出现花纹时的各种形态, 其中K, L , M , N 是两个纹平行合并的过程, O , P, Q 是两个纹相

对合并的过程; R 是没有花纹时的指间区形态

在吴江的家系中出现较多的指间Ë区菱形的不典型的箕型纹 (图 1) ; 在上虞的家系中

出现扭动极大的小个体斗型纹 (图 3) ; 这些纹形在奉贤的群体中未有发现, 是不存在于奉

贤人群中的其它来源的外形变异种类。但其走向仍可归入上述 19种类型中。图 2, O 的Ë
区和Ì区纹线近于垂直的形状也是奉贤群体特有的。可见各个群体常有其特有的花纹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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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花纹走向的变化都普遍存在这些类型。

图 3　Ë , Ì区纹交错: 3×4, 斗型纹, 左手

Ë , Ì patterns in terlacem ent, w ho rl, left

Ë区的斗型纹开口向Ì区, Ì区的斗型纹开口向Ë区

212　奉贤群体中的各种指间Ë Ì区纹统计分析
在 1 200例的随机人群中统计各种纹型, 发现各种纹型出现比例见表 1。

表 1　各种类型的指间Ë Ì区纹百分频率

Percen t frequenc ies of d ifferen t in terd ig ita l pattern types

类型 (T ype)

性别 (Sex)
男 (M ale) 女 (Fem ale) 合计 (To tal)

4 27135 45188 35197

4’ 16114 7173 12123

4” 10176 5115 8115

3 5138 3161 4156

3’ 4104 2158 3136

3” 0145 1103 0172

44 0190 0100 0148

ö44ö 0190 0151 0172

(44) 4104 1155 2188

34 2124 4112 3112

ö34ö 0100 2106 0196

[ 3 2169 0151 1168

4 ] 2169 5115 3184

[ 34 ] 8152 7173 8115

< 34> 2169 3161 3112

(34) 8107 4164 6147

3—4 2169 3161 3112

0 0145 0151 0148

　　按照原来的指间区纹统计方法 (Cumm in s, 1943) , 把 4, 4’, 4”, 44, ö44ö, (44) , 34,

ö34ö, 4 ] 都计入Ì区出现花纹, 把 3, 3’, 3”, 34, ö34ö, [ 3都计入Ë区出现花纹, [ 34 ]

为跨Ë Ì区纹, 则各区域的花纹出现比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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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指间区真实花纹百分频率

Percen t frequenc ies of in terd ig ita l true pattern s

区域 (A rea)

性别 (Sex)
男 (M ale) 女 (Fem ale) 合计 (To tal)

Ì区 65102 72115 68135

Ë区 14180 13191 14140

跨Ë Ì区 8152 7173 8115

　　把这些数据与中国其它人群比较 (张海国, 1981, 1998) ,找到表 3中的较近的几个人群。

表 3　本群体各指间区真实花纹百分频率与其它人群的比较

Percen t frequenc ies of in terd ig ita l true pattern s in Fengx ian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population s

人群 (Popu lation)

区域 (A rea)
Ì区 Ë区 跨Ë Ì区

本群体 6814 1414 8115

上海的各地学生 7315 1417 9123

贵州汉族 6814 1416 —

傣族 6917 1412 —

侗族 6711 1412 —

布依族 6519 1218 —

　　由表 3可见, 本群体的数据与百越系民族的人群数据极其接近, 但与上海就读的来自

各地的汉族学生的数据也无显著差异, 所以本群体的指间区纹状况是可以反映各地汉族和

南方大部分民族的状况的。

213　指间区纹的扭变趋势

　 a

　 4
　

4’ 4”

　 b

　 3
　

3’ 3”

c

(44)

↑

ö44ö

↑

44

d

34

3×4
ö34ö

< 34>4 ][3

(34)[34 ]

3～ 4

图 4　指间区纹的扭变趋势

Curve trends of in terdigita l patterns

各种指间区纹的走向类型, 体现着几种相互间转变的趋势。简单的有Ì区纹向Ë区扭
转, Ë区纹向Ì区扭转, Ì区的双纹

合并的趋势 (图 4a, b, c)。当Ë , Ì
区都存在花纹时, 两区花纹相向扭

转使出现几种合并的趋势。扭转角

度大时出现“头碰头”的合并; 扭

转角度小时, 出现平行的“肩并

肩”的合并; 当扭转方向不在一直

线上, 出现交错的花纹: 实际是Ë

区的纹出现在Ì区位置上, 而Ì区
的纹出现在Ë区 (图 4d)。这些转变

的趋势把各种形态各异的花纹连接

成 4组: ①仅Ë区有纹, ②仅Ì区

有单纹, ③Ì区有双纹, ④Ë ,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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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有纹。而 d 三叉点缺失的无花纹的类型是一种独立的类型, 它是真正的Ë , Ì区都无
花纹的类型。

根据各区有无花纹进行的上述类型归并与以前肤纹的分类有较大差异, 原本不属于有

花纹的类型也认为有花纹。这有 4方面证据: ①在转变趋势图上的相邻的类型之间往往还

有过渡类型连接, 如在“头碰头”的变化过程中, Ë , Ì区纹顶部靠拢, 从有一点距离, 到

两纹相顶, 到一纹顶端线消失另一纹顶端挤平, 最后两纹都丧失箕纹特征, 仅以一线或一

裂缝相隔, 乃至无间隔。“肩并肩”过程中, 由于Ë , Ì区纹嵴线数不一致, 使嵴线数多的

一侧剩下小的箕, 形成 [ 3和 4 ] 两类型。②在采集到的标本中许多是左右手不对称的, 多

数分别是变化趋势中相邻、相隔甚至过渡类型。这表明双手都应有同样区域的花纹, 只是

左右花纹扭转程度不对称。当然也有左右手并不在同样区域有花纹的情况, 那样左右手的

不对称程度就远超出仅由扭转程度不同引起的不对称。③在家系分析中, 亲子间出现同一

变化趋势中的不同类型, 兄弟姊妹间也出现相隔远近有异的同组不同类型, 说明这些类型

在花纹出现区域上是相同的, 并且遗传的, 只是扭转程度由于某些未知因素而出现差异。④

进入“头碰头”途径和进入“肩并肩”途径的比例大致相等, 说明两种途径没有选择压力,

是随机进入的, 也从侧面反映了两种途径本质上是相同的。

3　讨　论

311　指间Ë , Ì区纹遗传模型建立的可能性
谈家桢先生 1932年建立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模型前, 就先把形态各异的色斑根据其连

续的变化分成两组。指间区纹的多种多样的类型经过相似的重新分类归并后, 明确了存在

花纹的外形特征与无花纹的特征的分界。单手只有Ë区纹, Ì区纹, Ë Ì区全有纹, Ë , Ì
区全无纹 4种。在家系中考察花纹出现的状况, 应较容易定出其遗传模型。而花纹的扭转

程度等因素较为复杂, 需要定出科学的测量统计方法, 才有可能研究其遗传模型。

312　指间Ë , Ì区纹在扭变中产生多样性原因
Ë区和Ì区的花纹都有向C 三叉点扭转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胚胎发育早期, 掌垫细

胞群消失时, 细胞排列趋势发生变化, 掌垫向C 三叉点收缩, 引起毛细血管和神经也向同

方向扭转, 在形成嵴纹时也产生了同样的扭转。这种扭转趋势应也有很大的遗传因素, 但

不排除其它因素。异色瓢虫在低温时发育出现鞘翅斑点增多 (谈家桢, 1932)。人指间区纹

是与之相似的性状, 在发育中对外界影响也应产生反应。各种指间区纹归并成的 4组之间,

归根到底是胚胎发育中出现掌垫数目的差异。

313　本群体的肤纹特征

本群体除了指间区纹与百越系民族数据极近外, 其它肤纹参数同样极近这些民族。在

采集指间区纹的标本时, 也同时拓印和记录了其它部位的肤纹及其数据 (T FRC 13111, a2
bRC3619, A 019, L u4319, L r 217, W 5215, T 310, H 1113)。这提示着该群体也可能是

百越起源的。当地不下 50 万的原住民在其语言中保留有完整的缩气声母系统 (钱乃荣,

1987; 颜逸明, 1994) , 与侗台语族各语言特别是布依语非常相似 (钱乃荣, 1992) , 这是

越族语的语言背景 (郑张尚芳, 1988) , 这也从另一面暗示着此群体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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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S STUDY OF INTERD IGITAL PATTERNS

É . CL USTER ING OF THE VAR IOUS INTERD IGITAL PATTERN TY PES

L i Hui　J in L i　Lu D a ru

(D ep artm en t of Genetics and Genetic E ng ineering , F ud an U niversity , S hang ha i　200433)

Abstract

A study of the varia t ion s of in terd ig ita l pat tern s w as m ade by co llect ing and analyzing

a great deal of samp les of random popu la t ion and fam ilies from Fengx ian, Shanghai etc.

T here are 19 types of Ë , Ì in terd ig ita l pat tern s con sidering the cu rve degree on ly. T he

in terd ig ita l pat tern samp les from o ther areas have their ow n m ajo r o r specia l loop o r w ho rl

types. M any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19 types can be inco rpo ra ted in to 5 lo ts:①one pat tern

in Ë on ly, ②one pat tern in Ì on ly, ③tw o pat tern s in Ì , ④pat tern s in bo th Ë and Ì ,

⑤no pat tern s. T here are som e k inds of t ran sit ion s betw een the types in the sam e lo t. T h is

new m ethod of clu stering is ra ther d ifferen t from the o ld one, bu t has mo re p roofs, and

m akes the foundat ion of inheritance model of th is lef t2righ t asymm etric hum an character

po ssib le.

　　Key words　　 In terd ig ita l pat tern s, V aria t ion, C lu 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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